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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媒体的方言传播与文化和谐

桂万保

摘　要：地方电视媒体的方言传播应有文化诉求，这不仅利于方言节目的生存发展，还有助于凝聚地

方文化、建构地方文化形象。而具有文化内涵的方言传播的兴起，推动了文化多样性，加速了文化的交

融。各地文化在交融中进行良性竞争，并增进彼此的认知与理解，这有利于我国的文化繁荣，也有助于创

建国家的文化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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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交流

工具，还是民间文化的 “活化石”。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当下，电视等媒介争相创办方言节目，不论其创

办初衷如何，大众媒介传播了方言，也传播了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那么，各地电视媒体的方言传播

都突出了地方语言及文化地位，这对于我国的文化繁荣发展有何意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文化和谐？

笔者将对此进行研究。

一、方言传播的路径选择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历史上战争不断，人口出现过大规模的流动，这造成了语言的

交融及变异，形成众多方言，在七大方言区下又分很多层次的小方言区，故有 “十里有三音”、“隔山

音不同”的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就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载体。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电视媒体的方言节目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盛行。从９０年代初期开始，用四川方言播出的 《山城棒

棒军》、《死水微澜》、《凌汤圆》等电视剧，就受到当地和全国许多观众的喜爱。第一个用方言播出的

电视栏目是重庆电视台于１９９４年创办的 《雾都夜话》，栏目采用重庆方言，用非专业演员扮演发生在

重庆的真实故事。２０００年，广东电视台推出用粤语播出的都市系列喜剧 《外来媳妇本地郎》，播出后立

刻成为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热播节目，并于２００４年７月搬上了广东卫星频道。湖南经济电视台也推出
了穿插长沙方言主持的综艺节目 《越策越开心》、《一家老小向前冲》、《故事会》等。随后，以方言推

出的节目似乎成了风尚，各地方媒体争相播出方言节目，如天津话的大型都市系列喜剧 《杨光的快乐

生活》、杭州话的新闻节目 《阿六头说新闻》、绍兴话的 《我和你说》、上海话的 《谈天说地阿富根》、

昆明话的 《大口马牙》、南京话的 《听我韶韶》、东北方言的 《东北一家人》等。一时间，全国的方言

节目遍地开花。

方言传播之所以选择电视这一大众媒介作为主要传播载体，以轻松娱乐的新闻话题及家庭琐事作

为主要传播内容，一是缘于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语境，轻松娱乐、通俗有趣的节目有受众市场；二是

电视媒体播出方言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争夺市场、提高收视率。以生动鲜活、风趣幽默的具有乡情的

方言播出本地人所熟悉的节目内容，成功地吸引了本地受众，拉近了受众与媒体之间的感情，而这种

感情的纽带就是方言，因为 “方言不仅是人的自我认同的显著标志之一，同样也是社会认同的显著标

志之一。”［１］以方言传播而形成的社会认同，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因为以方言所特有的腔调、

韵味、幽默来演绎地方的逸闻趣事、家长里短，这正是民众所熟知且认同的文化。“所以，媒体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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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浪潮中抓住的这个救生圈———方言节目，在其使用方言作为传播语言的时候，无意间也扮演了凝聚

地方文化和提升地域文化地位的重要角色。在方言节目里，受众的体验不再是虚幻的且充斥着消费主

义的全球文化，而是流溢于街头巷尾的地方文化。”［２］

二、方言传播的文化诉求

各地电视媒体播放方言节目，这并不是为传播地方文化、民间文化而甘于 “献身”，而是经济利益

使然。但方言节目能盛行起来，其成功之处却在文化，而不是方言本身。２００５年，南京电视台的 《听

我韶韶》以南京话来播报，但开播后收视率并不高，后来调查发现，收视率上不去的原因是该节目的

外地新闻、国际新闻占了９０
$

左右。这说明，方言不是节目的核心，而方言背后大家所熟悉的市井生

活、地方文化才是吸引受众的关键，因为 “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

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３］由此可见，方言传播应有自己的文化诉求，体现出地方文

化的特色。

语言 “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格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４］据此，方言也是方

言区的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方言的魅力是以地方文化为基础的。一档受欢迎的方言节目，其应有文

化内涵，不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不论媒体是否承认，一档受欢迎的方言节目，其意义已不仅是提

供娱乐和提高收视率，它还彰显和传播了地方文化 （或雅或俗）。当然，媒体传播的文化可能是正面

的，但也可能会是负面的。所以，地方电视媒体在创办播放方言节目时，事先应有文化考量，努力挖

掘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精髓，同时弃其糟粕。在方言运用上，生动鲜活、风趣幽默是允许的，但不

要粗俗，也不能带有恶意的嘲讽。“应该说，方言不仅体现着这个地域的文化环境，诠释和体现着这个

社会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参与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构建，塑造着这个语言群体或个体的文化心理。”［５］

因此，地方电视媒体在创办播放方言节目时，应有自己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诉求，这既是方言节目的生

存之道，也是塑造地方良好的文化形象的必然要求。

方言承载着地方文化，而地方文化艺术又赋予方言鲜活的生命，“因为没有方言的文化艺术，其方

言的承传就失却了严格的美感形式依托，得不到经文字或舞台形式进行艺术提炼和加工的机缘，只能

长期的以一种最为原始而粗朴的方法代代相继，缺乏一种内部的互补互促的良性循环机制。”［６］这就是

说，方言的发展离不开方言文化艺术，这当然包括大众媒介播放的方言节目。方言节目富于地方文化、

民间文化内涵，可以加强受众的情感认同，也为方言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推力。而方言的生机勃勃、推

陈出新，无疑又丰富了地方语言及文化，为方言传播提供了鲜活的资源。可见，方言传播的文化诉求

可谓一举两得，它既利于方言节目的生存，又利于方言的发展。总而言之，二者的互为推动，无疑有

利于国家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

三、方言传播与文化和谐之关系考察

前面已经分析，全国方言节目的盛行起初并没有文化因素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避免不了文化。各

地方言节目的播出，带来各地文化的传播，这势必会引起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萨义德在 《东方学》

中认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 ‘他者’身份的建构”，［７］方言节目在建构了地方文化身

份与形象时，是伴随着排他性的。特别是今天人口流动频繁，每个城市都有外来人口居住，方言节目

的播出，使得原本为大众服务的大众传媒，现在却以语言来制造文化隔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

面，而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融会带来文化的繁荣。就语言来说，方言乃至外来语

正不断丰富着普通话，如忽悠、敲竹杠、小儿科、出洋相、发廊、Ｔ恤、沙龙、巧克力、古惑仔等，而
京剧更是文化融合的典范。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多样性，只有多元文化融合才能有文化繁荣。

同时，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和谐并不矛盾。《论语·子路》中所言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

说明了这道理。而 《中庸》中写道：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 “达

道”，即指 “规律”，这句话认为 “和”乃天下之事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完全不必担心方言传播导

致地方文化的繁荣会破坏国家的文化和谐。另外，不同文化间的良性竞争，会有助于相互的理解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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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优秀的文化本身就应有极大的包容性，所谓 “有容乃大”。文化和谐的局面，应以文化多样和文

化繁荣为基础。方言传播只要杜绝粗俗、恶意的方言节目，赋予节目文化内涵，它就利于文化繁荣，

也有助于文化和谐。当然，方言传播除了应有文化诉求外，还应坚持表达的适度原则与传播的权力

平等。

方言表达的适度原则。现在的方言节目，轻松娱乐是其基调，而方言具有生动鲜活、风趣幽默的特

性，“幽默最常用的手段是夸张。方言娱乐把地域特征夸大了，成为一种笑料的来源。但在不知不觉

中，也往往形成人们对地域的成见，并可能进一步成为歧视的原因。”［８］这里涉及到方言表达尺度的问

题，即使幽默搞笑无恶意，但过度了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方言传播应摆脱低级娱乐搞笑的方式，

受众可能开始喜欢这种娱乐方式，但久而久之就会厌烦。挖掘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精髓，可以通俗但

不粗俗，这才是方言传播的正道。地方电视媒体应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不要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自甘

庸俗。方言节目开发受众市场应依托地方文化资源，要推陈出新。只要坚持文化 （文化的精髓）本位，

方言传播就不会因为追求娱乐而造成地域歧视，更不会影响文化和谐。

方言传播的权力平等。语言是一种符号 （系统），“符号和符号体系作为知识与沟通的工具，它是

被塑造结构的，也有塑造结构的权力。”［９］（１６６－１６７）而这种权力是 “一种不可见的权力，只有在那些不愿

承认自己被它支配甚至运用它的人都屈从于它的时候，它才会生效”。［９］（１６５）这种权力的隐蔽性，往往使

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但在方言传播的问题上，这种权力确实存在，并时有权力不平等现象。普通话

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方言是以民系为基础的，同时普通话是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因此，普通话是高

层语体，方言是低层语体。而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这导致在电视媒体的方言传播中，以北

方方言录制的节目在播放时遭到的非难较少，如：京味儿的电视剧历来被认为正常，以东北方言播出

的 《刘老根》、《乡村爱情》等电视剧也没受 “禁用方言”政策的制约，甚至全国人民都在看的央视春

晚都夹杂着不少北方方言节目。相反，南方方言节目受到的限制是明显的。所以，北方地区对限制方

言节目播出的政策反应淡然，而南方地区却感觉受到了歧视。一些南方电视媒体坚持播出本地的方言

节目，这里有利益的纠缠，也可能有心理情绪的因素。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南北方言传播的现状，也

关系到文化和谐局面的建构。

综上所述，方言传播应以情感和文化为纽带，凝聚地方文化，挖掘民间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而各地电视媒体的方言传播的兴起，推动了文化多样性，加速了文化的交融，这无疑有利于我国的文

化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方言电视节目不仅不应该限制，还应该制订专门的政策，促进其繁荣、发

展，并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有机部分。”［１０］只要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政策，对方言传

播加以规范引导，使各地方言传播所承载的地方文化进行良性竞争、融合，则方言传播不仅会繁荣文

化，还会使各地文化在交融中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真正达到文化和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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